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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 8 月 19 日

出尔反尔

美国夏洛茨维尔白人至上主义事件
发生后， 总统特朗普前后三次态度不同
的表态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本期《经济
学人 》认为,他的三次表态加速了美国
社会的分裂。作为总统，应该以国家利益
为重， 而促进团结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
在， 但特朗普对左右两翼各打五十大板
的做法， 源于他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同
情。 《经济学人》批评特朗普将个人偏好
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美国盛夏里的“红色风暴”
在吃货们的眼里，没有小龙虾的夏天怎么能叫夏天———

日前有一则新闻说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一夜之间小龙虾泛滥成灾， 政府

也无能为力， 急需中国的吃货们前去

支援。而后一些中国网友猜测说，美国

人不吃小龙虾， 完全是浪费了大好资

源……其实不然， 美国人吃小龙虾的

历史，比中国还久远，而且，他们吃小

龙虾的花样甚至比中国还多。

风靡全美的小龙虾狂欢节

似乎从来没有一种食材， 可以迅

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改变一代人的

饮食偏好。 从江浙沪、京津、两湖、两

广、云贵川等地，到大洋彼岸的美国，
每到夏秋两季， 小龙虾就能掀起一股

“红色风暴”， 成为城市大街小巷的餐

厅、酒店乃至路边摊的一道红色风景。
真正爱吃的心是没有国界的。 放

眼望去，除中国麻辣小龙虾，远在太平

洋彼岸的美国“卡津”风味（美国中南

部菜系）小龙虾也是大名鼎鼎。从春到

夏，正是小龙虾在美国餐桌上“大展宏

图”的季节，而且在这段时间，美国各

地都会举行各式小龙虾节 ，“红 色 风

暴”可谓是席卷全美。
小龙虾不仅成为美国人舌尖上的

美食，而且还拥有自己专门的节日。根
据不同地方气候的不同， 全美各地的

小龙虾节日期也不同。 每年的3月到8
月，从南至北，从西海岸到东海岸，从

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 布洛布里

奇到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 从加州的

洛杉矶、 圣地亚哥到新泽西州的奥古

斯塔， 如火如荼上演着融入音乐和美

食的各种小龙虾节。
据说在1984年， 一群勇敢的北路

易斯安那人为“宣称”自己作为路易斯

安那人的地位， 并且摆脱被本州人称

“不像路易斯安那人”的论断，在该州

西北部的什里夫波特市中心公然开煮

小龙虾。 这也许就是美国小龙虾狂欢

节的鼻祖。
现如今， 当年的街头节日已经变

成路易斯安那州最大并且最受当地民

众欢迎的节日之一。 节日的表现形式

也从单一的煮小龙虾变成了多种多样

跨领域的结合：音乐会、美食品尝以及

各式比赛等。 如有着 “世界小龙虾之

都” 美称的路易斯安那州布洛布里奇

市，在每年的5月初都会举行为期三天

的盛大小龙虾节。
在这个人口不足万人的小城，几

乎全城的男女老少都会在小龙虾节期

间登场。不仅如此，还吸引着全美各地

五六万人来参加小龙虾狂欢。 炸小龙

虾、煮小龙虾、小龙虾浇饭、小龙虾汤、
小龙虾香肠、小龙虾派、小龙虾炒饭、
小龙虾三明治……就凭这些与小龙虾

有关的无数美食， 就足以令吃货们眼

花缭乱、口水直流。
除各式龙虾美食， 会场还会有各

种有趣的活动。 对吃小龙虾的技术有

自信的小伙伴可以参加 “小龙虾吃货

大赛”，而想要轻松一点的就可以参加

搞笑的小龙虾赛跑， 大家可以带着自

己的小龙虾参赛。当然，作为美食节的

惯例，音乐和舞蹈自然也是不能少的，
每次有超过30个乐队在现场表演。

记者有幸参加过一次在新泽西州

奥古斯塔举办的小龙虾节。 鲜美的小

龙虾搭配地道的“卡津”酱，呈现出新

奥尔良的美味传统。 组织方还为吃货

们提供了三日套票， 并允许在节日场

地内露营。 人们架起露天大锅，用盐、
柠檬汁、咖喱、肉桂粉和辣椒，掺杂着

土豆和玉米，和小龙虾一起煮好后，直
接捞起倒在铺着塑料膜的桌子上，所

有人可到这座“龙虾山”前各取所需，
吃的那个叫张牙舞爪、热火朝天。

美国人酷爱小龙虾， 一次普通的

家庭聚会， 几十分钟吃完十几磅是正

常发挥，而一场“小龙虾节”至少吃掉3
万磅小龙虾，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在

“小龙虾吃货大赛”上，美国有人用20
分钟吃完5磅小龙虾的纪录。小龙虾早

已风靡全美， 不仅成为前总统奥巴马

访问新奥尔良市时的工作餐， 而且还吸

引了美国著名乐队卡朋特兄妹专门为其

谱曲， 在一首全美家喻户晓的歌 《什锦

菜》里唱道：“（宴会上）有什锦菜、小龙虾

派、秋葵加鱼片……”。

新奥尔良没有烤翅，只有
“卡津”小龙虾

据说，16世纪的瑞典人就有吃小龙

虾的传统，难辩真伪。 就眼前来讲，比利

时、芬兰、丹麦、瑞典和美国都是小龙虾

的消费大国。事实上，小龙虾的市场是全

球性的，北美、欧洲、澳洲、非洲和亚洲多

国，都有吃小龙虾多年的历史。
日本大正与昭和时期给天皇做菜的

御用厨师长秋山德藏曾著书写到： 日本

大正天皇1915年登基时， 为向外国宾客

展现实力， 专门从北海道运来小龙虾款

待各国首脑。 为让西方各国首脑在日本

国宴上吃到当时西方人才吃的小龙虾，

并因此觉得日本是世界一等国家， 日本

不惜动用驻北海道的军队去抓小龙虾。
火爆餐桌的 小 龙 虾 学 名 克 氏 原 螯

虾，原产于北美洲，主要栖息在墨西哥湾

沿岸，特别是密西西比河口附近的区域，
也就是现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所在地。
那里沼泽湖泊众多， 正是小龙虾生长的

最佳地点， 全美90％以上的小龙虾都产

自该州。 所以小龙虾也俗称路易斯安那

鳌虾，后来被引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
小龙虾成为路易斯安那州最受欢迎

的经济物种之一， 每年营收超过3亿美

元。不仅如此，路易斯安那州在1983年甚

至将小龙虾选为本州代表动物， 路易斯

安那小龙虾与缅因州龙虾、 马里兰蓝蟹

一样，大名鼎鼎。
提到小龙虾烹制方法， 中国人爱吃

麻辣小龙虾，而美国的吃法更多，但在人

们心中， 其故乡路易斯安那州的口味自

然最为正宗和流行。 新奥尔良是路易斯

安那州的最大城市， 许多中国人都知道

以其名字命名的烤鸡翅。 但就像加州没

有牛肉面一样，新奥尔良也没有烤翅，他
们只有最顶级“卡津”做法的小龙虾。

在欧洲殖民者来到路易斯安那州之

前， 这里的美洲原住民就已经开始广泛

食用小龙虾了。欧洲人的到来，将自己的

文化和烹饪技法带到了这里。 特别是阿

卡迪亚人带来的以辛辣为主的“卡津”更
是风靡全美，而“卡津”的主打菜就是小

龙虾。 “卡津”食物的做法源于法式乡村

烹饪，以烘烤煮为主。阿卡迪亚人来到路

易斯安那之后，取材于本地盛产的海鲜，
又融入了加勒比、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

牙的饮食习惯， 加入了许多以草药为基

础的配料和各种辣椒， 调制成了香辣浓

郁的“卡津”美味。
除了“卡津”口味，还有许多新口味

可供选择，蒸煮都有，而其中的蒜蓉水煮

做法很常见，也最简单。美国普通民众通

常会将水放入一口直筒铝锅， 加入一

包现成的小龙虾调料， 小龙虾入锅后

加入几瓣蒜，再放进蘑菇、洋葱、玉米、
柠檬、 红土豆和香肠等其他食材一起

煮，煮熟后沥干汤水就可以享用了。
因为这种制作方式， 去美国酒吧

吃小龙虾都是用桶来计算的。 “老板，
来一桶小龙虾” 已成为习惯用语。 此

外，在美国吃小龙虾，很少会有人戴塑

料手套， 甚至这一做法在美国人眼里

会显得很怪异， 因为戴塑料手套既不

能防止在吃的过程中满手是油， 而且

穿戴特别麻烦， 最重要的是影响吃小

龙虾的体验。 美国人喜欢亲手掰开虾

身，体验油脂流过皮肤，夹带着滚烫的

快感。 也许全世界的小龙虾爱好者都

有一个非常默契的共同点： 吃完后惬

意地吮一下手指， 享受小龙虾最后的

精华。
（本报纽约8月23日专电）

《纽约客》 8 月 28 日

“吹牛大王”
很少涉足政治题材的美国插图画家

大卫·普伦基特本周也把特朗普调侃一
番，他在《纽约客》的封面上将特朗普画
成了“吹牛大王”的形象。 特朗普独自驾
驶着一只小船，靠着“吹牛”保证小船顺
利的航行。普伦基特说，这正如他在夏洛
茨维尔事件中的表现一样， 靠着与右翼
之间含糊不清的暧昧关系，来获取选票。
但是事实上，“吹牛” 带来的并不是风平
浪静，美国这艘船正在面对风雨的考验。

《时代周刊》 8 月 28 日

美国的仇恨

《时代周刊》也将目光投向发生在夏
洛茨维尔的骚乱，并以“美国的仇恨”为
题来讨论美国社会被撕裂的阵痛， 以及
“后夏洛茨维尔时代” 美国该往何处去。
在《时代周刊》看来，这次事件是致命的，
它硬生生地把美国撕成了两半， 也极具
破坏性地伤害了民众情感。 历史告诉美
国人，团结起来、弥合分裂才是走向强盛
的必由之路，历史如此，未来也将这样。

4.17亿美元

美国一名女性因使用强生公司含

有滑石粉的婴儿爽身粉而罹患癌症。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一家法院２１日

裁定强生公司向这名女子赔款４.１７亿

美元。 这名女子叫伊娃·埃切韦里亚，
现年６３岁。 陪审团认为她患癌与使用

强生产品确实存在关联， 因而裁定强

生公司赔款， 其中７０００万美元作为补

偿款，３.４７亿美元作为惩罚性赔款。

16平方米

德国安贝格的婚房酒店只有１６平

方米，是目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的“世
界最小酒店”。 酒店之所以名为 “婚

房”，是因为酒店小楼曾是不少年轻人

的婚房。 数百年前，按照当地传统，男
人必须有地才能结婚。 一个聪明的商

人１７２８年买下两栋建筑之间的狭窄空

地，建成这栋小楼，出售给没地又想结

婚的小伙子。 ２００８年， 小楼改装为酒

店，配备一间卧室、一间卫浴、用餐区

和休息区，房价每晚２２０英镑左右。

一周封面

一周数字

吃货们，且慢对入侵生物大快朵颐
美国密西西比河的亚洲鲤鱼、丹

麦的太平洋生蚝……一听到这些让其

他国家政府头痛的入侵生物， 相信中

国的吃货们都会眼泛绿光，大喝一声：
“让我来！ ”尤其得知小龙虾这个入侵

生物在中国居然“沦落”到要靠养殖的

地步，吃货们更是信心爆棚。
不过，事实果真如此吗？中国吃货

们真的能解决别国的难题吗？

当心美国亚洲鲤鱼有毒

美国人口中的亚洲鲤鱼并非中国

传统文化中“鲤鱼跳龙门”中的那个鲤

鱼， 而是包括青草鲢鳙鲤等这一类鱼

的统称。由于泛滥成灾，在密西西比河

上随随便便都能抓到非常大的亚洲鲤

鱼， 那种无数条鱼跃出水面的场景更

是让中国吃货们垂涎欲滴， 甚至有人

在网上发起了“到美国去吃剁椒鱼头”
的号召。

不过， 密西西比河的亚洲鲤鱼真

的好吃吗？ 首先得知道这些亚洲鲤鱼

是如何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 20世纪

上半叶，美国是当时的“世界工厂”，有
机化工、 冶金等行业的企业在密西西

比河沿岸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当时，人们也没有环保意识，工业废水就

直接排入河流中， 导致了密西西比河富

营养化，DDT、 汞以及其他重金属超标。
由于水质富营养化， 水草和藻类泛滥成

灾， 于是美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引进了

亚洲鲤鱼来消灭水草。没想到的是，水草

和藻类虽然被遏制住了， 但是没有天敌

的亚洲鲤鱼疯狂繁殖， 威胁到了当地鱼

类的生存， 从而导致了一场人为的生物

入侵事件。
如果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这些亚

洲鲤鱼肯定不能吃， 毕竟重金属在鱼体

内富集，对人造成严重危害。那么密西西

比河耗费约4000亿美元、 耗时40多年的

治理后，现在的水质如何，鱼还能吃吗？
根据一份连续追踪密西西比河水质

的报告显示， 目前绝大部分水段的水质

已经恢复正常，但仍有少数局部区域（主
要是上游）的河床淤泥里还残存污染。此
外， 密西西比河在上游通过运河与五大

湖连接， 而五大湖的水质有些堪忧。 据

2011年一份由美 国 环 保 署 资 助 的 报 告

称， 尽管过去40年里五大湖地区的汞水

平全面降低， 但汞含量仍然超出了人类

和生态系统所能接受的临界值， 而且在

某些鱼类和野生动物体内积聚的汞含量

还在上升。 因此， 不排除五大湖地区的

汞、 重金属等污染物通过运河流入到密

西西比河，从而影响亚洲鲤鱼的品质。此
外，曾为了遏制亚洲鲤鱼，美国相关部门

还曾经投放灭鱼药。 这些灭鱼药会不会

在鱼体内富集，对人体是否有害，还有待

研究。
面对密西西比河的亚洲鲤鱼， 吃货

们至少要看一下正规检验机构的报告，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再大快朵颐吧。

吃掉500多个生蚝才能回本

今年4月，丹麦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

发布了一篇名为《生蚝长满海岸，丹麦人

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的文章，这又让吃

货们坐不住了。文章称，一种名为太平洋

生蚝的物种入侵了丹麦， 对海岸的生态

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丹麦自然保护

局鼓励大家通过“吃”来消灭这些生蚝，
但丹麦人似乎都没什么兴趣。

微博一经发表， 立刻在中国网民中

炸开了锅，纷纷表示放着如此美味不吃，
简直是暴殄天物。 有人甚至半开玩笑地

表示希望丹麦发放“生蚝签证”。 没想到

这一诉求还得到了丹麦官方的回应。6月

19日， 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表示：“我们非

常欢迎你们来到丹麦， 帮助我们吃掉这

些入侵者 。 目前并没有特殊的 生 蚝 签

证———但是我们已经尽力让中国公民能

够更容易地获得丹麦旅游签证了。”为此

丹麦还在中国新开了两家签证中心，
可谓诚意满满。 为什么丹麦人自己不

消灭太平洋生蚝呢？ 会不会也有污染

问题？ 去丹麦吃生蚝合算吗？
其实， 丹麦人喜欢吃的是欧洲生

蚝，太平洋生蚝却少有人问津。在哥本

哈根超市里， 太平洋生蚝每个售价约

18丹麦克朗（约18元人民币），而小一

点的欧洲生蚝要40丹麦克朗。此外，丹
麦人大都在3月到5月以及9月到12月

之间吃生蚝。 这是由于5月底到9月是

生蚝的生长季节，需要大量捕食，海藻

是生蚝的主要食物之一。 但海藻中含

有藻毒素， 因此这一时间段里的生蚝

也含有大量藻毒素， 从而危害食客的

健康。
中国吃货去丹麦吃生蚝， 成本也

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去一趟丹

麦，一般签证费620元，往返机票8000
元，丹麦国内交通费用大约1500元，另
外住宿费用也不便宜。 当然可以选择

在海边露营节约成本， 不过人均一万

元是“穷游”标准。 按照在丹麦每个太

平洋生蚝18元的标准， 短短三四天内

也需要吃掉555个生蚝才能勉强 “回

本”， 而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如果去丹麦旅游，顺便体验一下

生蚝之旅，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英国吃中餐
常有人说，留学在外，最先提高的不

是外语水平，而是厨艺。 这话不假，但前
提是你得先申请到带厨房的住宿， 再购
进柴米油盐锅碗瓢盆， 之后还得去超市
买菜，最后才有锻炼厨艺的机会。英国高
校住宿不仅昂贵而且紧张， 收费高到连
当地学生都负担不起， 因而能有一个房
间便需知足， 厨房几乎默认是奢望。 再
说，即使有做饭的条件，做饭的工具和材
料也着实不好准备： 炒菜煮饭用的锅就
得几个，更别说其他七零八碎的厨具；至
于买菜， 且不说有国人把当地的水仙当
韭菜误食中毒， 这精挑细选的活计没有
父母辈多年的生活经验怕是完不成的。
一来二去，练习厨艺的愿望只好放弃，伙
食便在学校的餐厅将就了。直到有一天，
你突然发现小镇上有一家门面不大但客
流不断的中餐厅。

留学生是拉动英国经济增长的三驾
马车之一， 聪明的国人自然也懂得周边

产业的道理。 尤其在这样一个不擅烹调
的国度， 留学生对美食浓浓的乡愁无疑
是巨大的致富商机。 加之英国物价以贵
出名， 做好这笔生意并不需要多少商业
头脑， 正如在国外做中餐并不需要多少
厨艺一样———简而言之，能吃就行。

我在英国初次中餐体验有幸得好友
石头引导， 去的是大学所在的镇上一家
还不错的中餐厅。 进门只见店内高朋满
座，想必多数是厌倦食堂的学生。店面装
修如婚宴酒席，火红的“中国风”大概是
为了招徕更多外国食客。 外观如喜帖的
菜单内容竟是中英双语， 各色菜式一应
俱全，光看名字就让人食指大动。但我比
较保守，不敢尝试太过复杂的菜式，只点
了一份红烧肉盖浇饭和一罐凉茶。 我是
浙江人，习惯清淡饮食。 石头是湖南人，
吃饭无辣不欢，点的是一盘油亮亮、火辣

辣的辣子鸡盖浇饭。 尽管红烧肉不是肥
瘦相间的猪五花， 辣子鸡也不是新鲜宰
杀的芦花鸡，就权当它是吧。我看着盘里
的饭和肉， 心里却想着过去每一碗没有
吃完的牛肉面，每一盅没有喝干的鸡汤，
每一片没有细嚼的鲜笋。 等再次吃到中
餐已是春假，“饭搭子” 也从石头变成了
是颉和许望。具体吃了什么已难忆起，只
记得是一家川菜馆， 一份普普通通的盖
浇饭就要卖5英镑。 管账的小妹学生模
样，看着与我们年龄相仿，总是笑着迎客
送客。每次我一个人去那里吃饭，总是忍
不住会想：她也在这里求学吗？她经常吃
自家店里的饭吗？ 她也会偶尔想家吗？

之前说没有厨房就做不成饭， 但留
学生的智慧是无穷的。 我的同乡徐景就
有一只神奇的电饭锅。此锅不仅容量小，
而且功率小，但煮饭、炒菜、炖汤样样精

通， 只是袖珍的内胆和温吞的火候时刻
考验着厨师的耐心。 徐景盯着这锅出了
神，思忖之下决定拿它来煮粥。江南人对
粥的喜爱可以说是深入骨髓。 清晨起床
喝一碗粥，不仅清淡，而且果腹。 有闲的
人家常佐一碟爽口酱菜， 年纪尚小的孩
童倒是更喜欢抓一把绵白糖伴着吃。 到
了中午或是晚上， 工作累了不想做饭就
切些蔬菜扔进粥里，方便之余，还多些食
色和滋味。 江南的粥不羡皮蛋和瘦肉的
鲜肥，亦承载不起海鲜与山珍的浓香，其
精华全在一个“淡”字。

这一天我们在茶水间洗了圆白菜和
土豆，抱着电饭锅和米回到房间。米和过
量的水落了锅，徐景就顺带把菜也切了。
白菜切丝，土豆切丁，条条粒粒，鲜嫩可
爱。等锅开的当儿，她问我全是菜会不会
太素了，但这时候也不好再去找肉，何况

粥里加肉味道还不一定好。 徐景忽地想
起桌上还有半段火腿，便拿来切了备好，
只等米熟锅开。 我听着锅子发出的呲呲
声，想到《棋王》里“我”在宿舍蒸蛇肉吃
的场景，想着想着没回过神，竟差点问到
有没有酱油膏。 又想起小时看书读到范
仲淹“划粥断齑”的故事。 范仲淹幼时在
醴泉寺读书，煮好了粥隔夜冷却结块，用
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食。反观不愁
吃穿的我们， 似乎再难有古人贫而立学
的精神。

水开了， 粥在锅里冒着泡， 咕咕作
响。 徐景拿起木勺搅拌几下， 闻了闻米
香， 把切好的菜慢慢下到锅里， 撒少许
盐，滴几滴油，又重新将锅盖合上。 碧绿
的圆白菜、 嫩黄的马铃薯、 淡粉色的火
腿、 晶白的米， 此刻都在同一只锅里浮
沉。 十分钟后，她掀开锅盖，一团蒸汽铺
散开来。她赶紧盛起一碗让我先吃，喝粥
要趁热， 冷了味道就不一样了。 我捧着
碗，一勺接一勺往嘴里送，都顾不上烫。
可我喝到一半，突然一阵难受。倒不是因
为粥有多么难喝，只是心想着这样的粥，
我或许再也喝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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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袁 博

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小龙虾狂欢节上， 一盆色香味俱全的 “卡津” 小龙虾让人垂涎欲滴。 东方 IC


